
网空作战与其它形式的军事行动一

样，需依赖有效的指挥与控制（指

挥控制），才能在未来动态多变的作战环境中

取胜。1 对未来军事作战环境的性质，一种

虽不尽然但获得认可的共识是，在未来 25 

年中，军队将面对一系列威胁和机遇的挑战，

这些挑战将涉及从正规 / 非正规战争、危机

地区救援 / 重建、以及全球公域协作互动在

内的各种军事行动。2 在应对这些威胁与机

遇的过程中，联合部队司令官必须在高度整

合的、网络化和分布化的环境中开展行动。

由于这些行动经常兼具军事和民事的双重目

的，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整合所有政府机构、

军种、联盟伙伴的行动能力。这样的整合，

凸显出构建网战自适调指挥控制结构的必要

性，这种结构必须立足于统一行动，以追求

统一的效果。3 司令官在设计自适调指挥控

制结构时，需把握两个关键要素 ：一是清楚

了解对此结构预期的最终状态或目标，二是

确定可能影响最终设计的主要变量。这两个

要素是从一项深入研究指挥控制的课题研究

中被归纳出来的，位于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

尔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研究所在空军参谋长

指示下主持了这项课题研究。4 空军研究所的

研究结论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能力，

故而本文虽仅着重讨论网空作战，亦当摘取

此研究中对指挥控制的指导意见。

网战自适调指挥控制结构设计的目的

负责指挥控制课题的研究人员分析了近

期以来美军开展的各种军事行动及人道救援

行动，认为未来 25 年的作战环境性质应与

目前基本相似。5 研究指出，发展网战自适

调指挥控制结构需要体现以下特征 ：坚持统

一努力和统一指挥，把指挥控制职能整合到

合理的最低层级，注重发展敏捷性，以及加

快行动速度。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是对自

适调网战指挥控制设计之预期最终状态或主

要目标的准确描述。换言之，网战自适调指

挥控制设计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将指

挥控制职能整合到合理最低层级来确保统一

努力，提高作战敏捷性和速度，实现预期作

战效果。6

所谓统一努力，要求所有参与者，即使

隶属不同司令部或组织，都能为共同目标而

保持协调与合作。在现今军事行动领域的大

多数任务过程中，指挥官都需要整合属于不

同军种、不同机构、国家、政府及非政府伙

伴的网空行动能力。有些人认为这种相互依

赖性有风险，因为行动的成功要依靠某些指

挥官也许无法直接控制的能力。然而，支持

各种军事行动需要众多不同的能力，网战部

队的规模与结构可能无法应对，故而依赖外

界力量成为必须接受的现实。指挥官不需要

“拥有或控制”伙伴的资产来保证对这些能力

的使用。自适调指挥控制结构必须通过所有

作战伙伴之间基于互信的横向合作来产生合

力优势，而不只是简单地强调军事指挥结构

中典型的传统垂直指挥关系。伙伴之间缺少

信任致使各方都希望“拥有”作战所需的所

有资产 ；这种愿望进一步导致过度的控制，

也阻碍合力作用。网战指挥控制结构在设计

上若能强调统一努力，将能促成“一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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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心”的作战思维，并能有效利用更大范

围的行动能力。7

网战指挥控制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是生成指挥官所需的最大程度的敏捷性和速

度，从而比对手更迅速地决策和行动。把网

战指挥控制职能分散到有能力整合运用作战

资产的最低适当层级，是提高指挥官迅速行

动能力的最佳途径。指挥控制如果不适当的

过于集中化，可能损害敏捷性和将士的主观

能动性，最终导致行动失败。但为确保指挥

控制职能的分散和下放发挥效用，指挥官必

须给出明确的指导、意图和优先顺序，必须

把握风险的可接受程度，必须把恰当的权限

下放给恰当的责任层级。此外，指挥关系若

能推动伙伴之间有效的横向合作，当能提高

行动的敏捷性和速度。8

实现网战自适调指挥控制设计目标的最

大挑战，在于确定哪一级是具备作战资产整

合能力的最低适当层级。换言之，为了达到

统一努力、敏捷和快速行动的目标，怎样平

衡指挥控制结构中的集中与分散才算合理 ? 

网战自适调指挥控制结构的具体设计，将随

实际作战行动的不同而互异。但最有效的指

挥控制设计，是能根据作战行动的实际变化

而自我调整。指挥官必须明白是什么原因引

起这些变化，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指挥

控制的基本要素。

影响网战指挥控制结构设计的变量

大卫·艾伯茨（David Alberts）和理查·海

因斯（Richard Hayes）在其专著《放权周边 ：

信息时代的指挥与控制》中，描述了设计任

何指挥控制结构时要考虑的三个基本要素。9 

它们是：决策权分配、信息分发、互动形式。

决策权分配包括 ：赋予指定人员在可能选项

中作决定的权力和责任，用指挥关系来明确

界定指挥官的决策权和职责。互动形式说明

哪些人之间需要互动交流（例如指挥官、参

谋人员、雇员等）、他们如何互动（例如面谈

或通过视频电话会议的方式）、互动过程中产

生了什么（例如决策、建议、态势感知等）。

信息分发是使用各种分享信息的方式和手段

把信息传达到参与行动的所有伙伴。它包括

与各军种、联合部队、联盟伙伴、其它政府 /

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分享。

艾伯茨和海因斯接着说 ：在完美条件下，

为取得统一努力和理想的行动速度、从而实

现网战自适调指挥控制主要目的的最有效途

径，是分散决策，分发信息，并鼓励与最低

组织层互动。10 然而在现实中，某些变量——

共同变量与网空能力特有的变量——限制指

挥控制的这三个基本要素完全分散化。

尽管有无数个变量会影响到指挥控制结

构设计，但是，空军研究所主持的上述课题

研究从一些战例中归纳出一些主要的共同变

量，包括 ：作战行动的性质、可用资源、下

属单位能力、信任与信心程度，以及政治风

险。11 除了这些共同变量之外，网空资产的

特殊能力，即速度、范围、灵活性、普用性等，

也影响到指挥控制结构的设计。

所有这些变量的影响力度将随形势不同

而各异。在确定网空能力的集中控制程度的

过程中，联合部队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总是

表现为紧张。因此，设计指挥控制结构时，

指挥官应该评估这些变量会如何影响作战行

动。如果把共同变量和独特能力变量都转换

成一系列提问，并借助以下叙述来回答这些

提问，可为指挥官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来

找到设计网战自适调指挥控制结构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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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行动的性质是什么 ? 作战行动的性

质有各种不同，要求上述三个基本要素之间

的集中化构成不同的平衡。比如，战略网空

攻击属于全球性行动，通常要求高度的集中

化，才能明确指示任务的优先顺序，并在执

行中进行调整。反之，如果是为支援分散战

斗的地面部队而开展网空行动，那么应提高

指挥控制的分散程度，让下层级部队保留一

定的战术响应决策权，这样才更加有效。其

它性质的作战行动，诸如计算机网络防御，

将视具体情况调整集中化和分散化的平衡并

从中受益。集中化的好处是能够指明总体优

先顺序，分散化则促成执行中更快的行动节

奏。12

可用资源能力相对于需求而言是否足

够 ? 用简单的供求法则作为重大的决定因素，

可以确定网战指挥控制的基本要素之间的集

中化适当程度。如果有充足的网空资产（包

括装备和人员）来达成理想的效果，那么我

们就能高度分散这些资产的指挥与控制。如

果资源稀缺，势必要求指挥控制相对集中，

才能排定各种需求的轻重缓急并确定资源的

使用和分配。13

对高需求但供应有限的那些资产，需以

集中化方式预先排定优先顺序，从而使获有

分散决策权的决策人能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迅

速调整资产的使用。指挥官运用有效的排序

权和程序，可发挥网空能力特有的速度、范围、

灵活性及普用性等优势。例如，如果某个事

件发生而需要在任务执行期间在战术层级进

行调整，那么，低层级的控制节点就勿需等

到上级的批准才开始改变网空通信计划或向

其他组织发放有限的网空资产。做好相关能

力的排序并明确传达给各方，将促进整合的

分散化，从而提高行动速度。

下属单位有哪些能力 ? 其它变量也可能

允许更大程度地分散决策权、信息共享和上

下互动，但是相关单位可能缺乏必备的能力，

无法行使这种形式的指挥控制。相关单位要

成功行使指挥控制职能，必须具备妥善的组

织、训练和装备——这一过程要求对单位的

决策权类型做出明确的指示，还需要该单位

具备适当的通讯基础设施，以开展有效的上

下互动和信息共享。

伙伴之间的信任与信心度如何，可以改

进吗 ? 一般来说，指挥官、部属和伙伴之间

的信心与信任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分散基

本的网战指挥控制元素。有了信任，就能树

立对他人的信心。对他人的能力和行动表现

出信心，就愿意授予他人决策权并与之分享

信息。信任通过互动而建立，伙伴必须通过

互动而有计划地培养并不断加强信任感。设

计网空作战指挥控制结构时，必须要懂得，

信任始于共同的经历和面对面的互动。但信

心和信任也容易消失，因此当面交往而非虚

拟交往，更能建立持久的信心和信任，建立

之后还需小心呵护，因为一旦失去，再难恢复。

会有什么政治风险 ? 一般来说，指挥控

制结构应能允许前线指挥官在现场迅速做出

决定，尤其是在执行复杂、疾速展开的作战

行动期间。然而，指挥官和参谋班子制定作

战计划时，政治方面的考虑可能要求更集中

的指挥控制结构。例如，潜在的附带损伤可

能会引起重大的政治担忧 ；或者使用网空武

器创造战略级效果就很可能会要求集中化指

挥与控制。我们应尽量避免这种过度集中化

的情况。现代信息技术的方便性，诱使指挥

官动辄行使集中指挥和控制，即便某些行动

不适合这种过度的控制。事实上，虽然现代

技术迅猛发展，但在一场包含可能同时发生

众多交战、覆盖大作战区域的行动中，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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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难以做到保持完全的态势感知。高级

指挥官必须在总体战役的执行和必要的战术

灵活性之间把握好平衡。在决策权、信息交

流和互动方面做好集中与分散的均衡，将有

助于下属层级更好地支持指挥官的意图，并

达成战役目标。14

为了充分利用网空能力的速度、范围、

灵活性和普用性，权力应该授予哪一级编制，

又应该在哪个层级进行规划与执行 ? 网空能

力独特，需要在指挥控制设计中做特别的考

虑。网空的独特能力体现在速度、范围、灵

活性和普用性，要求以更集中的方式来制定

决策、分发信息和互动交流。15 集中指挥和

控制，能更好地协调并整合全球、战区和子

战区的行动，管理高需求的稀缺资产，进行

实时任务再分派，产生从战略级到战术级的

同时效果，因此是理想的方式。指挥官运用

这种集中指挥控制方式，可迅速应对作战环

境中出现的变化，并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指挥官一方面希望集中把握指

挥控制权以发挥网空的独特能力，另一方面

也不可忽视指挥控制设计中的其他变量，如

何做好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指挥官必须解决的

挑战。做好此平衡，将能整合最低适当层级

的主观能动性，形成统一努力，发扬灵活性

和速度，实现预期的行动效果。

结语

必须精心设计一个能优化指挥、策划、

运用网空能力的指挥控制结构，来支持能实

现联合部队司令官整体目标的作战行动，最

终支持国家的安全利益。随着作战环境的演

变，现代军事行动为求有效和制胜，已越来

越多地表现为联合和联盟作战、分散、复杂、

激烈和全球化。这些情况要求对网空能力采

用自适调指挥控制，让最合适的层级获得决

策权限。下放决策权、实行信息共享，鼓励

指挥官与有能力整合作战资产的最低合适层

级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就能创造作战敏捷性，

把握利用网空这种动态环境中的机遇。若能

了解共同变量对指挥控制结构设计的影响，

围绕如何最大程度利用网空的独特能力而做

好各种变量之间的平衡，指挥官就能确定属

下最低的合适层级，向其分散决策权，与之

分享信息和互动。有时候，最低层是指国家

指挥层。也有时候，为求高效作战，拥有决

策权的指挥官必须亲自上阵，把握必要信息，

与最高指挥官之下的各层互动，包括那些能

提供最佳控制跨度、统一指挥和战术灵活性

的个人。还有些作战行动需要把作战策划人

员和控制单元派送到伙伴部队的合适层级，

使他们具有信息访问权和决策权。总之，牢

记自适调指挥控制的根本目标，根据具体作

战行动的性质理解共同能力和网空独特能力

的影响，就能做好灵活控制，把决策权分发

给合适的最低层级，与其分享信息和互动，

对网空能力实施有效的指挥控制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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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在本文中，“网空作战”和“指挥与控制”这两个术语是依据美军联合作战准则中的定义。网空作战的定义是：“运
用网空能力开展行动，其首要目的是在网空中或通过网空达成目标。”指挥与控制的定义是 ：“获正当授权的指挥    
官对所属部队和配属部队行使权力和指示以完成任务。指挥与控制职能的行使，是通过指挥官为完成任务在计划、
指挥、协调、控制兵力与行动方面对人员、装备、通信、设施、程序等所作的一系列安排。”参看 Joint Publication 
(JP)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 联合作战准则 JP 1-02 ：国防部军语词
典 ], 8 November 2010 (as amended through 15 July 2012), 56, 80,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1_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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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许多文件讨论未来的军事作战环境，各种讨论的要点被一部文件所归纳。此文件虽从美国的视角看问题，但其
中描述的情况可为许多国家借鉴。此文件见 United States Joint Forces Command, The Joint Operating Environment, 
2010 [ 联合作战环境 2010], (Suffolk, VA: Joint Futures Group [J59], United States Joint Forces Command, 18 February 
2010), 4, http://www.jfcom.mil/newslink/storyarchive/2010/JOE_2010_o.pdf.

3.  统一努力的定义是 ：“为共同目标而进行协调与合作，即使参与者不一定隶属同一司令部或组织，它是成功的统一
行动的结果。统一行动的定义是 ：“把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行动与军事行动进行同步、协调、和 / 或整合，以实现
统一努力。”参看 Joint Publication (JP)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JP 1 ：美国武装部队作
战准则 ], 2 May 2007, incorporating change 1, 20 March 2009, GL-11.

4.  Research Paper 2012-5, Air Force Command and Control: The need for Increased Adaptability [ 空军指挥与控制需要提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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